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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为西方早期古

典叙事理论的著作，其中首次提出了“情节”等叙

事学的重要概念，并阐释了历史叙事和文学（史

诗）叙事二者之间的区别。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叙事”作为与语言相关联的艺术表现手法则始于

史传，因而在我们古代文论中历史叙事与文学叙

事多是杂糅在一起的——史中有文亦文中有史，

《史记》《左传》《三国志》等皆不外乎于此，直到南

宋理学家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首次将“叙事”列

为单独门类，使“叙事”的语义外延得到了拓展，而

中晚清时期的刘熙载则在其著作《艺概·文概》中

第一次以文论的方式提出了“叙事之学”的说法，

比西方1969年法国托多洛夫提出“叙事学”概念

早了约近百年。在刘熙载看来，中国古代“叙事之

学”主要来自于对六经九流的叙事研究，这与西方

叙事学主要建立在对虚构小说的叙事观照上天然

不同，因而我们从古而今的“叙事之学”里多有直

书与曲笔之技法，即使在明清之后蓬勃发展的小

说里亦有“草蛇灰线”“甄（真）事隐去”这样的春秋

笔法。20世纪之后中西方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渐

多，历史叙事的文学性和文学叙事的历史感一直

是学界一个值得探讨和思辨的问题，与过往的诸

多历史题材艺术作品一样，电影《满江红》也面临

着这样的抉择与审视。历史的车轮滚滚而去，沉

浮于期间的普通人往往隐没于时代的尘烟之中，

当历史学家建构历史叙事和历史文本之时会更青

睐于史料的真实和重要政治人物的所言所行，而

那些“大”时代之下的“小”人物则常常在文学叙事

和艺术作品之中才得以尽显。

电影《满江红》的故事其实是一个颇有意味的

构思：南宋时期，在抗金名将岳飞风波亭死后四年，

在秦桧即将与金国会谈的前夜，金国使者却死在宰

相驻地，所携密信不翼而飞……宰相秦桧命效用兵

张大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一个时辰之内找到凶

手。在意外频出的调查之中，相府总管何立、副总

管武义淳、舞姬瑶琴等人陆续卷入其中，各方势力

暗流涌动，真相似乎迷雾重重……

单一空间叙事

单一空间叙事常常用于戏剧舞台，是“三一律”

的固定要求之一，然而作为古典主义戏剧艺术法

则，其对艺术创作的局限性和束缚性是显而易见

的，所以后人在创作上也常常做出打破“三一律”的

艺术创新，以求获得更大的艺术创作空间。但是，

作为戏剧结构的一种形式，“三一律”可以使剧本结

构更趋集中和严谨，造就出诸如《伪君子》《雷雨》等

成功的经典戏剧作品。而电影创作中的单一空间

叙事与戏剧舞台相比，常常更加注重叙事结构的流

畅以及戏剧性的营造，《满江红》在情节的起承转合

上应该是做过仔细的推敲，整体结构比较精巧流

畅。由张大和孙均作为引线人物，在有限的空

间（相府宅院）穿行如梭，由情节的发展牵引着一个

个人物粉墨登场，在完成自己的叙事功能之后又以

戏剧性的方式逐一“退场”，丝丝入扣，情节和人物

彼此间相嵌精密。而“樱桃”这个桥段的设计也非

常温暖而美好，辗转于小桃和瑶琴手中玲珑剔透的

红色樱桃，就像照耀她们内心的一点光，即使在黑

暗之中依然能有力量前行。美中不足的是，在所谓

的“反转又反转”之中，也难免会因“为了反转而反

转”，陷于“反转”的执念使得个别人物在行动的内

在逻辑上有所欠缺，而人物命运走向也刻意地纷纷

走向死亡。剧情始终是要为人物服务的，脱离人物

内在逻辑的剧情走向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作品的

艺术深刻性。

戏曲元素鲜明浓烈

《满江红》在整体制作上呈现出非常鲜明的戏

曲风格，豫剧唱腔的配乐、走马灯式的节奏、脸谱

化的角色设定——此谓“脸谱化”并非贬义，而是

类似于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人物设定：性格鲜明且

浓墨重彩。

音乐人韩红精心为影片的配乐选取了豫剧经

典唱段《包公辞朝》《穆桂英挂帅》等进行改编，贯穿

使用了笙、笛、琴、筚篥、唢呐等传统乐器进行演奏，

并加入了电子音乐元素，碰撞出人物的宿命感和情

节的戏剧性。豫剧演员张晓英则为了配合电影的

情绪和节奏，对传统唱腔做了改变：去掉了原有的

拖腔，融入了摇滚元素来增强声音的节奏感和穿透

力。豫剧高亢而富有生命力的唱腔，配合剪辑画面

的精准衔接，使得影片的整体配乐极具视听冲击

力，令人难忘。

传统戏曲中的人物，往往性格鲜明甚至夸张，

而他们的妆容也常常浓墨重彩，是一种鲜明的性

格妆。影片里的角色其实从戏剧功能上对应了传

统戏曲中生旦净丑的设置：孙均为武生、瑶琴是花

旦、张大为武丑、武义淳为文丑、秦桧和何立皆为

白脸的净角（俗称花脸），立体丰富的人物群像跃

然于银幕。

人物性格与塑造

雷佳音饰演的秦桧是《满江红》中最令人惊喜

的角色，从台词里的气声到形体的佝偻，无不看出

演员对角色的精心设计和塑造，再加上妆容的苍

白和不时咳嗽的动作设计，从外形上已然显示出

秦桧的病态和脆弱，而更令人称赞的是演员对细

微情绪的拿捏：尽管给人一种病恹恹的感觉，但开

头跟总管何立对话时的一个“斩”字就将秦桧的狠

戾毒辣在看似轻飘飘的气声台词里尽显。而最后

的高潮戏背诵《满江红》则无疑是对演员演技的巨

大考验，看似是秦桧其实是替身，慷慨激昂背诵

《满江红》既是作为替身的高光时刻却又难逃影子

的宿命，演员恰如其分地呈现了二者的不同层次

和差异。作为影片中唯一历史真实存在的角色，

雷佳音成功塑造了一代奸相秦桧阴险歹毒却又心

怀恐惧的丰满形象。其实，影片中创作者对秦桧

这个角色的刻画就体现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

辩证关系以及人性的悖论，秦桧终究是文人出身，

内心是十分在意名节和名声的，但他为名利所诱，

甘愿摈弃良知做了利益的傀儡，所以显性性格心

狠手辣、隐性性格上却分裂而脆弱。

易烊千玺饰演的孙均尽管是完全虚构的角色，

但鲜衣怒马的少年将军形象却恰与岳飞的前半生

相印证，智勇双全、满腔抱负，怎奈官场昏庸之下却

并不得志，甚至沦落为“走狗”。作为青年演员的易

烊千玺，在塑造人物时呈现出了角色内心的挣扎和

沉郁，其演技上的打磨和进步，未来可期。

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其实一直有着十分鲜明

的影像风格，而合作多年的优秀摄影师赵小丁更是

彼此配合默契，所以尽管出于类型风格多元化的考

量整部影片摄影师都在“隐藏”自己，但从灰蓝色调

和第一个镜头的俯拍镂空木墙而始，就令人辨识出

了这是张艺谋的作品。而影片中的人物也似乎让

人看到了某种折射和回响：秦桧替身之于《影》，舞

姬瑶琴之于《金陵十三钗》……尽管加入了喜剧和

悬疑等多种类型元素，但张艺谋所执着的艺术表达

和审美范式依然如故。就像影片中从未出现却一

直都在的岳飞——其实，历史中岳飞抗金并非是狭

义的民族主义，而是因为当时的金国是刚刚开化不

久的部落民族，其残暴嗜血的野蛮本性令宋朝的老

百姓生灵涂炭，岳飞的抗金既是抱负却也更是作为

“人”的本能——对老百姓惨遭屠戮的巨大悲悯，但

在他即将获得胜利之时，朝廷却连颁十二道王命令

其班师，并蒙冤惨死。岳飞为人忠良清廉，极其爱

护百姓和下属官兵，为官能文能武，为将智勇双全，

极具人格魅力。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从影片中张

大的描述即可感知一二，所以虽“出师未捷身先死”

但却留下了世代老百姓的爱戴与同情，以及对秦桧

绵延千年的旷古骂名。

诚然，任何历史都是当下史，所以历史叙事下

的真实往往都是时间性的存在，而艺术作品文学

叙事下的“真实”却可以跨越时间的藩篱，历久而

弥新。

（作者系中国影协理论研究处处长）

曾几何时，农村题材电影是国产片的重要板

块。据统计，在1949年到1966年生产的728部电

影中，农村题材电影多达178部，占比近25%。改革

开放以后，农村题材电影依然保持比较旺盛的发展

势头，出现了《乡情》《月亮湾的笑声》《喜盈门》《咱

们的牛百岁》《青春祭》《芙蓉镇》《野山》《人生》《老

井》等一大批优秀影片。不可否认，新世纪以来农村

题材电影虽然也出现《泥鳅也是鱼》《图雅的婚事》

《盲山》《百鸟朝凤》《我不是潘金莲》《我和我的家

乡》《一点就到家》《秀美人生》等优秀作品，但总体

而言，仍是徘徊在低谷。除2010年前后的年产量为

四五十部外，其余均为十几部，甚至几部。在媒介化

进程不断加剧的今天，农村题材电影无疑是人们了

解农村、宣传农村、振兴农村的重要方式，所以振兴

农村题材电影意义重大。如何振兴呢？我认为必须

在上游的创作、中游的制作和下游的播映三个环节

同时发力。

创作：深入生活，拓宽内容，塑造人物。
当下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内

容虚假空洞、题材单一、人物形象干瘪同质，如此种

种问题主要源于剧本。剧本是有字的生活，生活是

无字的剧本。要想创作出高质量的农村题材剧本，

创作者必须走进农村，深入生活，去触摸土地的脉

动，去聆听村舍的犬叫鸡鸣，去看茅屋上的袅袅炊

烟，去闻山野间的馥郁花香。总之，只有用“心”去体

验，用“情”去感悟，才能既抓住农村的“形”，又把握

住农村的“神”。而有些农村题材电影，只有农村的

“形”，缺乏农村的“神”，因此也就无法让观众产生

共鸣。有“形”无“神”有两种表现：一是过于美化农

村，把农村描写成风调雨顺的世外桃源和自由自在

的人间天堂，美轮美奂，仿若仙境；二是过于丑化农

村，把农村视为愚昧、落后、衰败、底层的代名词，贩

卖凄惨，渲染焦虑。

走进农村不能走马观花，更不能作秀显摆。一

定要积极拓宽农村题材电影的表现内容。脱贫攻坚

值得书写，留守老幼需要关注，民俗文化也应该加

以弘扬，农村生活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传统与现

实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龃龉、守家与离家的矛盾、

法制与伦理的悖论、村民与干部的纠纷等等，都值

得创作者去用心书写。

走进农村，无论反映什么新变化，剖析什么新

问题，最关键的是要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别林

斯基说：“人是戏剧的主人公，在戏剧中，不是事件

支配人，而是人支配事件。”这句话对于农村题材电

影同样适用。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优秀农村题材电

影虽然过去很多年，其具体情节可能有些模糊，但

人物形象却依然留在脑海，比如《李双双》中的李双

双、《月亮湾的笑声》中的江冒富、《红高粱》中的九

儿、《美丽的大脚》中的张美丽等等。而有一些农村

题材电影却使人物淹没在故事情节中，情节固然曲

折多变，但人物扁平，显得概念化、符号化，这就是

所谓的“见事不见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一定要

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揭示其情感的丰富性和性格

的多面性，进而反映出当今农村发展的时代特征和

必然规律。

制作：政府引导，民间资金支持，从业人员扶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相对于城市题材电影，农村题材电影观赏性

弱、流量小，所以人们更要注重其社会效益。在市场

化背景下，无法摆脱商品属性的农村题材电影仅仅

靠政府引导是不够的，还需要各公司企业能够积极

推出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像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

司、宁海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于2018年联合出

品的《春天的马拉松》，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坏猴子（上海）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等于2020年联合出品的《我和我的

家乡》，都获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很多导演对农村题材电影情有独钟，早有胡炳

榴、赵焕章、王好为、谢晋、谢飞、张暖忻等，现有万

玛才旦、郝杰、毕赣等。我们希望有更多电影艺术工

作者能够积极参与农村题材电影的拍摄制作，共同

推动农村题材电影向前发展。

传播：拓宽发行渠道，搭建播出平台，加强宣传
力度。

在播映环节，城市影院无疑是最重要的。除此

之外，加大农村电影放映力度也非常重要。虽然农

村放映的电影并不一定都是农村题材电影，但占中

国人口总数高达36%的农村群体无疑是农村题材

电影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98年，国家广电

总局、文化部和发改委就推出了“2131工程”，即在

21世纪，农村每月每村至少放映一场电影，这个惠

民举措深受欢迎，收效明显。网络发行重要，网络播

映同样不可小视。各种直播平台、APP、网站，都是

农村题材电影的重要播出平台。

我们还应该加强农村题材电影的宣传力度。

2008年，国家广电总局、中影公司等部门在宁波，

以“农民的节日，电影盛会”为主题创立了中国农

民电影节，农民电影节上虽然放映的并不都是农

村题材电影，却为农村题材电影做了很好的宣传。

2010年，长春电影节设立了“金麦穗奖”，这是全

国第一个专门为农村题材电影设立的奖项，旨在

表彰做出成绩的农村题材电影工作者。这些电影

节、电影奖项无疑都是在为农村题材电影摇旗呐

喊，造势助威。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前，由承德话剧团演艺有限公司创排的话剧《青松岭的好

日子》荣获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部体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表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这一重大主题的现实主义话剧，以其青春

热烈的时代气息、醇厚辽远的生活积淀、丰富多元的人物形象，

描绘了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呼应着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

在扎实的剧本故事中讲好时代主题。越是优秀的话剧作品，

越是需要一个扎实的剧本、一个丰盈的故事去承载深刻的主题。

话剧《青松岭的好日子》无疑拥有一个扎实的剧本。早在上世纪

70年代，话剧《青松岭》就已经被搬上舞台，并且改编成了电影。

作为电影编剧之一的孙德民，“青松岭”的农民题材在他的心里

是被捂热、悟透了的，因此，当他重耕这一题材并完成话剧《青松

岭的好日子》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如泼墨山水般氤氲在整部剧中

的时隐时现的历史呼吸，不论是老一代村民的回忆与反思，还是

秋歌母亲多年的心结和心愿，这些情节牵动着以往青松岭改革

阶段的那些人、那些事，成为青松岭画卷中富有历史纵深感的厚

重底色。

难能可贵的是，编剧孙德民和主创团队们并没有满足于仅

仅是“重耕”青松岭主题，而是愿意俯下身来，去细细观察时代滚

滚向前的车轮到底在青松岭的土地上留下了怎样的车辙。他们

将自己投入到新时代波澜壮阔、充满矛盾起伏的新农村现实生

活中，去叩问当今的农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新时代农民的命

运、生存状态和灵魂在急剧变革的年代经历了怎样的碰撞和颠

覆？新一代农民的观念和选择是什么？因此我们看到在泼墨的历

史底色上浮现出了如工笔画般落得实、落得细、落得准的新时代

农村图景，搭建起了既有骨架又有戏剧张力的叙事场域。

从横向上看，新书记秋歌面临的重重难题正是青松岭发展

面临各种复杂问题的缩影，村民的质疑、家人的不理解，正体现

了变革发展中新旧理念的碰撞、城市与农村生活理念与方式的

差异。从纵向上看，该剧的叙事时空延展至上下半个世纪，三代

人的历史背景与命运轨迹的不同，秋歌对“当年姥爷那一辈人捡

榛子、卖蘑菇、倒山货，只能为个人赚几个小钱，无法实现真正的

乡村振兴”的认知，正印证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青松岭要

进入新时代，适应新发展，必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转换经济模式，更新产业格局，必须发

展可持续、成规模的农村产业经济，才能迎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未来。编剧凭借

其对农村生活的敏锐洞察，寻找、捕捉和发现了这一代农民的“魂”。正如该剧以话剧《青松

岭》中经典曲目、电影《青松岭》的主题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为开端，以新时代的

《青松岭之歌》为结局一样，在首尾呼应又风格迥然不同的音乐中，一幅中国农村在踯躅与

阵痛中不断摸索、曲折前进的画卷铺展开来，乡村振兴的实践历史得到了艺术诠释。

为人物弧光找到切入口与落脚点。把半个世纪农村发展的宏大主题浓缩成普通人的

命运故事，对任何表现宏大现实题材的话剧来说都非易事，表现得不好，人物很容易会成

为完成主题宣讲的“工具人”而非真实的“参与者”。话剧《青松岭的好日子》在人物塑造上，

不论是秋歌这样的个体形象还是青松岭众人的集体群像，都完成得生动自然、酣畅真实。

首先，该剧敢写矛盾，会写矛盾，为人物个性弧光的完成找到了切入口。比如，该剧一

开始就颇有戏剧性：淀粉厂关停了，村里人无所事事，聚集在村口等着上级派来的新书记，

幻想他来帮忙想办法，把淀粉厂办下去。可是他们等来的却是主人公秋歌，她就是新书记。

这个在村里人看来年轻的小丫头片子，不但不帮村民们想办法保住淀粉厂，反而一进村就

宣布，已向上级保证，一定关闭淀粉厂。这一幕，直接就将戏剧推向了一个矛盾冲突的高

点，如同一滴冷水掉进了热油里，在噼里啪啦质疑的热闹声响中，观众急于想看到这个回

乡打算实现“科技兴农”创业之路的主人公秋歌将如何在青松岭的历史与现实、经济方式

的前进与倒退等种种矛盾境遇里展开行动，给之后的情节留足了悬念和期待。

再比如，围绕主人公秋歌设置的几组人物矛盾。在受到村民无端猜忌的情况下，固执

的惊蛰叔带人跑到秋歌家里说三道四，秋歌沉着冷静应对，态度坚定而不卑不亢；作为大

学生却要留在家乡农村，母亲钱小雪强烈反对，秋歌道出自己的抱负和与母亲相依为命的

真情；秋歌母亲与保忠叔因情生怨，秋歌得知后，巧妙地把保忠叔约到家里，使得二位老人

有机会敞开心扉，冰释前嫌。恋人立春不理解，秋歌还像当年那样，坐上立春的自行车后

座，领着他跑遍被污染的荒地，向他讲述乡村发展的美好愿景。二人也解除误会，携手共建

农业生态园。

该剧在秋歌处理矛盾的过程中，找到了人物弧光的落脚点，那就是逻辑充分的行为驱

动力和人物成长的思想根基。秋歌虽然是一个富有理想的女孩子，她深爱自己的家乡，只

想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她深知开办淀粉厂只能让小部分人改善生活，决心运用自己所学

的农业科学知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但同时，她却不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形象。她扎根

农村的个人抱负背后，有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亲情，有与立春哥难以割舍的爱情，有深受李

保国言传身教的师生情，更有生于兹长于兹、心系逝去绿色的怀旧乡情。基于情感逻辑的

心理线合理阐释了人物戏剧行动的进展，有力支撑了人物塑造。

可以说，该剧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融入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命运的多维变化，把生活

的艰难与精神追求交织在一起，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其人物塑造是立体的、

真实的、成功的。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话剧《青松岭的好日子》生动再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

国农村发展历程，寻找到了接通历史与今天观众情感的有效渠道，描绘出了一幅乡村振兴的

新时代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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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思辨
□宋展翎

振兴农村题材电影的三个环节振兴农村题材电影的三个环节
□□陈吉德陈吉德

2月 21日，由中国电影基金会、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中国电影报》主办，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学术活动部和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新媒体委员会承办的电影《远山花开》

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

电影《远山花开》是陕西省2022年重大文

化精品项目，改编自陕西知名青年作家王

洁的长篇小说《花开有声》，由西安嘉方影

视公司出品，刘全玮执导，王洁、马秀华担

任编剧，讲述了来自江苏南京的支教老师

刘晓慧和身处陕西秦岭深处大麦村的张承

峰等一群留守儿童间关于爱和成长的故

事。今年年初，该片曾在第九届丝绸之路国

际电影节上展映。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

张丕民、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

等领导出席会议，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

此次研讨会。

与会专家认为，《远山花开》关注陕西

南部山村留守儿童和支教教师，聚焦农村

教育话题。该片跳出以往相同题材作品反

映山村贫穷和教育落后状况的囹圄，转而

通过失去了母亲的江苏支教老师和陕西乡

村孩子间的互相救赎、情感治愈过程，反映

了乡村留守儿童情感缺失和心灵伤痛的问

题。该片与乡村振兴战略桴鼓相应，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点。影片不仅适合儿童观看，也

对成人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是一部有温

度、接地气，情感真挚朴实、地域色彩浓厚、

秉持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

（影 讯）

专家研讨支教题材儿童电影专家研讨支教题材儿童电影《《远山花开远山花开》》

艺 谭


